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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与改革开放

忽培元

! ! ! ! ! ! ! ! !"#在文艺界走访调研了三天

为了加强宏观指导，加强同下到基层的
工作相呼应，起到上下配合、相互推动的作
用，马文瑞选择了几个在全省有重大影响的
案件，亲自调查指导，快速公开处理，用行动
向全社会表明省委对于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心
和信心。马文瑞一贯关心文艺工作，他一下子
就想到了文学艺术界。于是，他在文艺界走访
调研了三天，掌握了不少的情况。
这天，他把省委常委、秘书长常力夫和办

公厅主任牟龄生找来商议。“在文艺界调研中
我发现，陕西的文化名人‘文革’中可受大罪
了。”马文瑞一边在地上来回踱步，一边心情
沉重地说。常力夫是陕北米脂人，也是一位大
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文革”前曾
担任过国务院副秘书长，见多识广，为人正
派、政治上可靠，后因健康原因回到陕西工
作，是马文瑞的老朋友，也是得力助手。他一
进门，就说：“文瑞，你总是走来走去，就解不
开劳累？”常力夫知道，遇到重大或棘手的问
题，马书记才会这样。
“力夫，你听说了吗？著名诗人柯仲平、大

戏剧家马健翎和黄俊耀，这三位同志，在‘文
革’期间被错误批判，并打成‘柯、马、黄反党
集团’，此案在全省影响很大。”“这我知道，听
说江青都有批示，是通天的大案子。”
“对呀，所以我对此案才格外关注，这几

天我把案卷调来仔细看过了，还找相关人员
交谈过，了解甄别了许多细节问题，这不是，
我还把那些被打成‘大毒草’和‘反党作品’的
戏剧和电影调出来都审看过了。”常力夫和牟
龄生听得很惊异。常力夫说：“你可不敢这么
干，连命都不要了，白天劳累，晚上不睡，年轻
人也受不了呀。案子可以批给工作组，由严书
记他们办嘛。”
“可我不能光当甩手掌柜呀。牟龄生你说

呢？”“依我看，你还就是要当甩手掌柜。”秘书
长还一个劲批评。“马书记调查得够深入细致
啦。好多东西我也没看。”牟龄生说。“对呀，今

天请你们来，就是想让你们也看看这些案
卷和作品，然后咱们再讨论交换意见。常
老可以少看一些，挑重点看就是了。”“那
可不行，你老人家都看完了我能不看？”
于是，常力夫和牟龄生加班加点看

完了案卷和那些“有问题的作品”，马文
瑞说：“怎么样，你们看这个案子有问题

吗？是不是冤假错案？”常力夫说：“唉，不看不
知道，一看气死人！完全是胡说八道。”“我看
也有问题，作品并不反动，人也都是好人。”牟
龄生说。
“这三个同志，我在延安时期就熟悉，”马

文瑞兴奋地说，“这力夫你知道，柯仲平是云
南人，在延安发起街头诗运动，写过长诗《陕
北赤卫军》，有一次周末在清凉山万佛洞中开
朗诵会，我和习仲勋去听了，很感人。毛主席
那天也去听了，当场还表扬了他。这个同志怎
么可能反党反毛主席呢？我就不信。还有马健
翎和黄俊耀，对秦腔改革有功劳。早在延安
时，就组织了‘民众剧团’，坚持写新戏、演新
戏。坚持毛主席《讲话》精神，常年下乡，为老
百姓演出。群众给他们吃煮鸡蛋，他们一路
走，一路吃，群众要看戏，跟着路上的鸡蛋皮
就可以找到剧团。这样好的两位同志，怎么就
突然会反对共产党？”
“当时那种情况下，凡是当权派或权威人

士，都是反革命嘛。作家柳青马书记知道，也
被整得死去活来，连夫人都被逼得跳了井。”
常力夫说。
马文瑞听了十分难过。沉默半晌说：“柳

青是你的小老乡，我也熟悉，他去长安县体验
生活，我是支持的。《创业史》也是好作品呀。
总之，‘柯、马、黄反党集团’，这是一个大冤
案，务必尽快彻底平反，文艺界平反冤假错案
就从这里入手。”
牟龄生听了十分感动。他在笔记本上记

下了这一天，这个感人的历史细节。
随即，马文瑞即叫常力夫把当时的文化

厅长找来，说：“这个案子就由你负责，务必尽
快落实平反。”

不久，省文化艺术系统公开为所谓“柯、
马、黄反党集团”成员平反昭雪，马文瑞亲自
参加了马健翎和柯仲平的骨灰安放仪式，并
讲话给予死者很高的评价，公开表明了自己
和省委的政治态度。这个案子的平反，开启了
文艺界的大规模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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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铭心里蓦然一动，他知道面前这个叫
熊仁义的便是老爸 !"年的朋友，也是今天庆
功宴的主人，一度，熊仁义曾是老爸最最崇
拜的人啊，身家几个亿的上海富翁。汪铭边
想着，边下意识地想从他们身边绕过，随后
赶向盥洗室。
不料熊仁义一把抓住汪铭的胳

膊，另一只手则将一叠人民币塞进
了汪铭的牛仔裤裤袋：“赶紧送你父
亲回家，一定要打的啊，今天就让他
好好休息，其他的以后再说了。”

汪铭本想将这叠钱推辞了，但
与熊仁义的目光一对接，先有了怯
意，发憷的他只会连声说着“谢谢”，
随后忙不迭地赶向三楼走道到底的
那个盥洗室，其实也有尽快摆脱熊
仁义的意思。

盥洗室门口正站着两个服务
生，一男一女，他们手上拿着白毛
巾，脸上既有无可奈何，也有一点嫌
弃之色。汪铭推开两人，将头探进，
一股十分浓烈的腐烂气息让汪铭忍
不住有呕吐之感，只见老爸汪红旗
坐在地上，他的身上、面前的地上以及小便
池的池壁上，尽是呕吐之物。更为罕见的是，
汪铭看见老爸正伤心不已地啜泣着，他的脸
上，鼻涕、眼泪浑然一体，还肆意地流淌在胡
子拉碴的脸颊、嘴唇边。

目睹这一情形，汪铭先鼻子一酸，瞬息
间双眼已然潮湿，突然想到那个熊仁义正在
三楼的楼道口，便忍住了心中的那份不由自
主的痛惜，他想，倘若给那个叫熊仁义的男
人看到，那才是真正的“杯具”（悲剧）呢。想
到这里，汪铭便从服务生手中夺过毛巾，先
三下五除二地替老爸抹了抹脸，随后一把将
老爸从地上拉起，一手抱住老爸那只老腰，
另一手则紧紧扣住老爸右手的手腕，身上一
个发力，拖着老爸走向盥洗室门外。

汪红旗先还有一个反抗：“你……你是
谁啊？”汪铭猛地一跺脚，这一脚下去，呕吐
物四下飞溅，他又发狠地一声大叫：“我是汪
铭，老爸，你不要再闹了，你听我的。”
说也奇怪，刚才还要死要活的汪红旗，听

汪铭这么一声吼，便乖乖地任由汪铭摆布了。
将老爸 #$%斤的身子生拉硬扯地拽向三

楼电梯当儿，汪铭没忘悄悄地向大厅的那个
方向瞄了一眼，当他看到“金榜题名、高考欢
庆”这几个字样，目光似被烫了一下子收了
回来，他的牙齿紧咬着下唇，是一个要将嘴
唇咬穿了的模样，直到将老爸身子放倒在强
生出租车的后排位子上，方才松掉牙齿，下
唇上已有两道血印。

出租车在上海夜晚的大街上飞
速地行驰着，汪铭一言不发地看着时
而幽暗时而明亮的街上景色，汪红旗
则蜷缩在座位上，不时地发出痛苦的
哼哼之声。汪铭看着老爸如许表情，
心里尽管很痛，嘴上却没有任何一句
安慰，只是沉默不语地看着车窗外，
仿佛被夜上海的魅力所陶醉。
那个夜晚，汪铭方才明白了老爸

与熊仁义原来是如此的面和心不和，
说穿了，老爸是强烈地妒忌着熊仁义，
既妒忌熊仁义的亿万身家，又妒忌熊
仁义的漂亮老婆，还妒忌着熊仁义那
个以高分考进交大生命科学院的儿子
熊逸飞。既然这样的妒忌，那就不要去
参加这个狗屁庆功宴啊，为什么又屁
颠屁颠地赶去呢，还是想着要讨好熊

仁义啊，这些 &%后，心思真难以捉摸。
那个夜晚，汪铭还真正知道了老爸内心

的野心，他既不买熊仁义的账，也不服气自
己的儿子会输给熊仁义的儿子，他说高分考
进交大又有什么了不起，老汪的儿子才是中
华奇迹呢，谁有我老汪的儿子那两条腿呢？
谁能够跟我儿子那两条腿较量呢？只要跑酷
成功，汪红旗我要什么有什么，汪家门要让
所有人看着都眼红、都妒忌。

酒水糊涂的汪红旗在出租车里穷凶极
恶地叫嚷着，偶尔还啜泣一下，仿佛是林中
一条受伤了的老狼：“阿铭，阿铭，侬要替我
争气，侬一定要替我打出威风啊' ”

看着车窗外的上海夜景，汪铭先是一言
不发。

汪红旗作死作活地又叫道：“阿铭，阿
铭，侬要答应老爸啊，侬一定要答应老爸
啊。”汪铭实在忍受不了老爸的反复唠叨，他
突然大声地一声喊：“老爸，不要再说了，好
不好？好不好？我替你飞，我发誓一定替你飞
过去' ”那刻，汪铭的声音响得让出租车司机
吓了一跳。


